
“我们因共同保有对中华多民族文学生态的
一份热爱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记忆与体味
的时刻。这个时刻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与遐想，都
将延展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长河的一脉清流，流向
更深、更远的海洋中去。”在近日于海南陵水县举
行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上，
与会作家评论家对民族文学的发展给予了美好
的祝愿。此次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海
南省文联、作协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共陵水
县委宣传部协办。与会者围绕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现状及发展趋势、全球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海南黎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创
作透视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杂花生树的南方民族文学

此次会议聚焦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广西
作协名誉主席冯艺说，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
学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客观地看，少数民族
文学的整体水平和汉族文学相比仍有一定的距
离，而在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大家庭里，南方民族
虽数量超过40个，但整体影响力与一些文学发
达的北方民族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国家对少数
民族文学一直在大力扶持，但民族文学的真正繁
荣还要靠作家自身的努力，同时也要靠批评家的
发现。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对近几年广西文坛
创作较为活跃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进行了盘点，
如壮族的李约热、黄土路、阿耒、陶丽群、潘小楼、
王勇英、梁志玲、蒙飞，瑶族的光盘、红日、纪尘、
冯昱、林虹，侗族杨仕芳等。广西青年民族文学杂
花生树的多样化书写，既呈现了当代民间社会是
如何在大时代中蜕变消融，又流溢出浓郁的民族
韵味和民间文化的气息，初步建立了带有普适色
彩的美学风格。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体现
少数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关怀，或关注同胞的底层
挣扎和沉默，或亲近自然土地，或抒写遭遇现代
经济时代冲击下民间社会残存的诗性。作家们既
冷静面对现实，又扎根足下大地，接通那些包围
自己的充满本民族暗语的精神原乡。更为可贵的
是，他们在文学“变局”中自觉地追求着“不变”的
文学内核。民族地区的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
性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而在差异性和独
特性中去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
学的优势所在。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在写作中去追
问文学永恒的、与经典相通的那一部分，才可能
建立起普世价值观，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志忠以《海峡两岸民族
文学交流与合作》为题，梳理了台湾民族文学的
历史与现实境况，回顾了近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
流暨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他认为，由于时空
的局限，多年来海峡两岸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合作
尚比较少，两岸学者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希望
海峡两岸的学者携起手来，为两岸民族文学的交
流与合作献计献策，共同努力。

中山市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阮波以土家族
作家谭功才的《鲍坪》为例，谈了自己对民族文学
写作的看法。他说，南方民族文学浸洇在古老先

祖图腾与灵魂的沃土之中，具有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贵素材，如能将目光铺展开来，深入挖
掘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民族情感的最
深处，以自身最为熟悉的生活开发文学写作的根
据地，直至形成个人写作的生态链，而不只是私
人意义上的地方志、风物志，这才是具有流动感
的民族生命写作，才是一个民族抒写者永恒的精
神退守之地。

此外，《芳草》副主编李鲁平、重庆彭水县文
联主席汪家生、云南省作协副秘书长胡性能等，
也都从地域环境之影响的角度，分享了民族文学
写作的经验与困惑。

民族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境遇

《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文学艺术是个人
性的精神产物，是非常个人化的，并不是说表面
描写民族的元素就一定能打动别人。个人的东西
要经过转化之后才能被接受，同样民族的东西，
也要经过一个世界化的转换之后才能被世界认
知。只要广泛地学习、阅读，甚至在一个世界性的
宏观阅读视角上来看某个民族的东西，才能看清
它的精髓之处。少数民族的诗歌及其他文学创
作，都是要用一种能够被大家认可接受的方式来
表达，同时又能充分表现最真实的个性，挖掘出
真正代表民族基因的内涵，才能够立得住。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彬谈到，少数民族文学
表达的一些观念可以弥补追寻现代性当中存在
的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自然的敬
畏意识、对动物的平等态度、对女性的尊重等。民
族性和现代性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
个互相发展、互相通融的关系。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意识到少数民
族文学的“相对性”。比如苏东坡在中原汉族地
区，是一个“多数民族”的作家，但到了海南岛的
黎族地区，他就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华
人在中国从事汉语写作，他是一个主流的作家，
但到了美国，他用汉语写作，则成为一个“少数
派”。同样，母语也具有这样的“相对性”。在全球
化的今天，母语已经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概念。在
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缩小，所以
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但同时也
应意识到，对于民族语言的珍视，与用民族语言
写作是两个概念。有些民族就没有自己的书面文
字，但是在用汉语写作时可以尽量将本民族语言
中那些独特的表情达意的理念、词汇、句式巧妙
地转换到汉语当中去。

空军指挥学院文艺评论部主任李美皆对学
界普遍援用的“全球化”视角进行了个性剖解，认
为当下有一种创作趋向，就是将乡村与城市对立
起来，将原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站在乡
村的原点否定城市化。当否定城市化几乎成为惟
一的“政治正确”时，对于乡村的理性思考就被废
止了。比如，当文化人怀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
热忱去呼吁保存一些古村落时，是否想过保留下
来以后怎么办？村落本来是供人生活的一个场
域，这是它的自然属性，也是它存在的依据，如果
它被保存下来了，但无人居住，仅仅作为一个文
化标本而存在，或者有人居住，也是出于“被看”

的需要，那么，这无疑就是把生活场所变成了景
观，把生活本身变成了表演。在文明的进程中，当
下乡村确实面临着寻找和适应的艰难，文学所提
供的精神导向不应该这么狭窄和局促。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认为，民间文学的存在
是数千年来的文化创作，这些文学遗产面临着严
重的危机，需要挖掘和抢救。当代中国了解这些
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这恰恰是少数民族作家
需要关注和担当的。此外，也应警惕市场对民族
文学或文化的过度介入与开发。

黎族文学的发展与责任

陵水县是黎族人聚居的地方，因此此次会议
也聚焦了黎族文学发展的情况。中国作协创作研
究部研究员李朝全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
多数黎族作家能够静心沉气，潜心创作，将黎族
生活、黎族文化和黎族人的心理进行审美处理，
使作品凸显出一种民族意识。在全球化进程加速
推进的背景下，黎族文学自身要不断坚持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强，增强文化创造力，发展壮大自己，
主动参与全球文学和文化的生产创造。

广东省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王海谈到，进入21
世纪以后，黎族文学在写作人数、作品数量和质
量等方面都有巨大提升。单在陵水，就出现了黄
仁轲、黄明海、郑文秀、李其文等作家，在黎族文
学中形成“陵水现象”。龙敏潜心8年创作的50万
字长篇小说《黎山魂》在表现黎族人民社会生活
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独到之处，体现出作家驾驭长
篇小说的能力。

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杜光辉说，以龙敏为代表
的第一代黎族作家写黎族的历史生活，以亚根
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写黎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
生活，而以黄仁轲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写
的是非黎族题材的城市生活。由此，我们看
出，一个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产
生文学上的变化。新一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变了，
可能其身份还是黎族，但写出的一些作品不一定
是黎族的声音。

黎族作家也从自身创作角度发表了看法。
作家龙敏的发言饱含对本民族文学的忧思。他
说，长期闭塞于海岛的民族，在文化心理认同
上存在一定的自卑感；虽身处信息时代，但仍
更多依靠作家自身的摸爬滚打，缺乏良好的沟
通对话与勉励学习的平台。黎族作家只有走出
去看世界，多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眼界与水
平才能不断提升。

黎族诗人郑文秀认为，黎族诗人应更多关注
本民族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进程，用更多的触角去
思考这个民族在追求美好生活和构筑美好家园
时留下的可贵符号，如居住的房屋、三叶茶，还有
婚嫁、丧葬、祭祀、信仰、崇拜等自身创造的文化，
这是有形和无形的生活的印迹和对文明的信仰。

黎族作家亚根以高照清、唐崛、董元培等黎
族作家的散文为观察样本，认为黎族的散文作品
总是反映出作家对传统人伦亲情的渴求珍重，以
及对家园的眷恋与神往，但尚缺乏一种直逼灵魂
的情感深度抒写，缺少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正介
入、体验、反思和批判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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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将举办“中国民族
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主题为“家园·遗产”，旨在以纪录片展映的
方式，推动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的典藏、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人类学和
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这是电影节举办6年来的一次创新。

其实，用影像记录文化遗产、保存民族记忆，在中国电影历
史中由来已久。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文化遗产举世无双。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各个时期壮阔的变革，加上广大而复杂的地理版
图，使中华民族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服饰、建筑、
音乐、歌舞、仪式、工艺等，作为中国民族电影中的文化要素，
早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电影中就被鲜明地表现出来。

特别是在1956年至1964年间，为制定解决各民族问题的政策
和措施，了解全国民族构成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大批学者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语言的调查。这一时
期拍摄了一大批纪录片，反映各少数民族正在发生的社会形态的
转变和行将消失的民族文化，这些纪录片都被后人称为珍贵的

“人类学民族志”，是新中国纪录片诞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第二个黄金期则是上世纪90年代，大批中国电影人开始自觉

关注和表现文化遗产。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
中国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巨变，同时，全球化浪潮也在席卷着
中国大地，很多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两
种巨变带来的焦虑，促使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激荡的一场
大变迁。“摄影机在变迁中的中国大地上摄录的一切社会和民族文
化细节、特征都已成为人类历史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中
的很多内容，就包括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在这个背景
下，独立纪录片在中国迅速发展，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这一时期，很多优秀纪录片的镜头都对准了那些人口较少、
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个体，通过关注和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下个人
命运的改变和遭遇，来折射在这个时代变迁过程中一个民族群体的
生存状态和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命运。如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神
鹿啊神鹿》、郝跃俊的《山洞里的村庄》、梁碧波的《三节草》等。

第三个黄金时期发生在新世纪开始至今。越来越多优秀的人
类学、民族志纪录片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非遗”文化的
记录和保护，并成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具有
代表意义的作品有内蒙古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云南郭
净发起的“乡村影像”系列、新疆刘湘晨的《太阳部落》《献牲》及其最近完成制作
的《帕米尔》《最后的阿希克》《开斋节》等。

纵观新中国电影史，表现和关注文化遗产的大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和纪录
片。进入新世纪，人们对文化遗产更加重视，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在这种背
景下，那些具有文化忧患意识的电影人积极用镜头去关注文化遗产，出现了很多相关
题材的民族电影。比如表现蒙古长调的电影《长调》，表现哈尼梯田的电影《诺玛的
十七岁》，表现侗族大歌的电影《我们的桑噶》……类似的电影还有不少，法籍侗族
导演朱小玲的《童年的稻田》，表现了侗族的稻作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壮族题材电影

《天琴》则表现天琴乐器；藏族题材电影《马奈的新娘》关注藏族嘉绒文化；《迁徙》
聚焦羌族文化等。

电影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非常大的作用。2008年由韩万峰导演的羌族题材
电影《尔玛的婚礼》，是一部首次使用羌族母语的电影。这部电影拍摄完后不久，就
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影片幸运地为人们留住了宝贵的镜头：羌族村寨、羌族史
诗、羌族雕镂、羌族民间歌舞。这些镜头记录的都是羌族千年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地震中。但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这
也许就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侗族导演丑丑2010年拍摄的《云上太阳》聚焦贵州
省丹寨县，它共拥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0项。其中，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有12项；“苗族蜡染”、“苗族锦鸡舞”、“古法造纸”等7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这里延续了1600多年的古法造纸术是世界独一无二
的“活化石”……这些文化遗产都被表现在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中。

2013年10月，国家民委、中国作协设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中国三大民
族史诗电影——《格萨尔王之“霍岭大战”》《玛纳斯之“英雄的诞生”》《江格尔传
奇》的创作已经被列入其中，将来也会有更多的电影聚焦民族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与
电影的结合，必定能唤起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智慧，创造出新的神话。无疑，在今天
这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神话。

民族文学如何彰显多元性优势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综述 □石彦伟 刘 杭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武陵山腹地、湖
北西部的清江上游，这里是土家族、苗族世代集
居的地方，也是巴楚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带。这里
有腾龙洞、大峡谷、水杉王等自然奇观，也有大水
井、唐崖土司城、鱼木寨等珍贵文化遗存。土家族
女作家雨燕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进行
采访、考察，最终创作出长篇小说《盐大路》。

雨燕，原名罗晓燕，写有长篇小说《这方凉水
长青苔》、中篇小说《旺子的后院》、散文《我们家
的园子》《小镇三宝》等。2014年,其长篇小说《盐
大路》作为作家出版社“精品工程”丛书之一出
版。在不久前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们高
度评价了这部作品，尤其对作者能够静心创作、
坚守本土传统文化表示敬佩。

记者：从《这方凉水长青苔》到《盐大路》，您
一直着力于展示历史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塑造、着
力于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您的创作倾向与个人的
成长史有关系吗？

雨燕：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写《这方凉水长
青苔》，是想诉说大水井庄园与我们家族同样的
际遇与伤痛，在共同的背景下，两个家族的命运
惊人地相似。我描写柳氏家族由盛及衰的苍凉，
是希望人们对逝去的岁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
反思。“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真正实现它，需
要除却浮躁，痛苦地扬弃，理性地包容。

《盐大路》则是讲述一群在崖口讨饭吃的人
们那种彻头彻尾的快乐和浪漫。恩施过去山高林
密，交通不便，是一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地。半
个世纪以前，我父亲大学毕业后支边来到恩施利
川，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直至终老。我
们喝着清江水，吃着土家饭，在它的深情养育下

成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由衷地感激命运的
安排，让我们与它有着无法割裂的情分，从而认
识自然的神奇、人文的瑰丽以及生命的尽善尽
美。这里有丰富而生动的各种习俗和神秘文化，
我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用不着刻意去挖掘，
传统文化就在血液里汩汩流淌。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有文化底蕴、有神秘色
彩的乡土题材创作，是什么促使您关注“盐路”这
个题材？

雨燕:古盐道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古代南
方丝绸之路”，它不是简单的一条路。从时间上
看，它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破
坏，原生态地保留这一地区的各种风俗、风景以
及民间生活。从空间上看，古盐道贯穿川、鄂、湘、
陕、黔，是一条繁华的商道，它和它的码头、驿站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江湖。各种商贾、挑二、江湖术
士把巴文化、楚文化、儒、释、道、江湖文化一路传
播，呈现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

一个作家的创作，首先是选择自己所熟悉的
生活。我从小生活的柏杨镇，曾经是古盐道上一
个热闹的驿站。虽然在我出生的年代人们早已不
挑盐了，但镇上那些挑二还在，耳濡目染，古盐道
上的传奇故事就根植在我的记忆里。况且，我外
婆家在云阳，那是川鄂古盐道的一个终点，走古
盐道去外婆家是我生命最早的旅行。

记者：您的作品充满了民间故事和民俗传
奇，您如何看待民间故事、民俗在创作中的作用？

雨燕：真正的高人在民间，民间故事和习俗
里往往蕴含着人们的希望和哲理。我小说里描述
了许多“迷信”的情节，比如“求雨”、“观花”、“请

筲箕神”、“走阴”……这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十
分盛行。无论是村寨还是集镇，都有几个端公神
婆，他们继承着祖上或者师门的衣钵，在民间行
医、驱鬼、安魂，这是山民们一份实在的依靠，也
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这里还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著名民歌
《龙船调》就来自于我的故乡利川柏杨，它在民间
不叫《龙船调》，而是叫《种瓜调》。在为《盐大路》
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我收集到“划旱龙船“的一段
唱词，顿时被迷住了。“划旱龙船”是过去叫花子
乞讨的一种方式。划旱龙船的来到主人家，把竿
子一插，用当年非常流行的竹琴调子，唱：“叹人
生不满百光阴似箭，春夏去秋冬来又是一年。到
春来桃李花红白灿烂，一刹时荷花池又划龙船。
秋江上但只见芙蓉一片，瞬息间那瑞雪压满南
山……”这么美妙的词从一个乞丐口中出来谁都
不觉得惊奇。因为这里的确山高路遥，封闭落后，
但它并不蛮荒。人们不仅热衷“俗”，同时也崇尚

“雅”。乞讨也是体面有尊严的，施舍也要在一
种尊重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一种乡俗，也是
一种风范，更是一个地域千百年修炼出来的一
种涵养。

我肤浅地认为，如果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没
有鲜活的民间故事和丰富的民俗描写，它可能是
刻板的，没有泥土的芳香，也没有乡愁滋味。

这些年，我一直认真地领悟着本土文化，由
蒙昧到明朗，由自卑到自信，经历了曲折、锤炼、
绝望和涅槃。但在它的博大精深面前，我依然只
看见冰山一角。面对真实而丰富的生活，文字其
实是苍白的。在创作《盐大路》的过程中，我像一
只勤勉的蚕。我想把从故土汲取而来的精华一一
倾吐，希望向世界打开一扇瞭望的窗口。但是，这

些文字如小儿涂鸦般粗糙，远远不能描述那样一
方水土和水土上千年风流传奇的精神。

记者：在寻访古盐道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
感受？

雨燕：我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快活！”以前
我总是想，当年那些挑二们，劳累，困苦，在刀尖
上讨饭吃，一定是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但我
回到古盐道，问及人们对挑二的印象，几乎所有
人都说同一个词：“快活！他们多快活嘛！在路上
歌声、龙门阵不断，遇到店子，进屋都逗老板娘，
打情骂俏，找人家骗吃骗喝……”

当下，物质的大潮汹涌澎湃。有钱就快乐吗？
不一定。人一旦太看重物质，被其累赘，成为金钱
的奴隶，反而失去了快乐。古盐道上的挑二们除
了力气一无所有，但他们却无拘无束，没有羁绊，
没有奢求，这样反而活出了真正的滋味来。

记者：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您觉得民族
身份和民族审美眼光在创作中是否有独特的优
势？少数民族作家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
化方面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雨燕：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处在比较偏远和
闭塞的地方，交通和地理阻隔了现代文明的冲
击，使这些地方保留了大量原生态的文明，少数
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的确有一种独特的资源和令
人新奇的视角。这些优秀的文化不仅属于本民
族，更应该属于全人类。

随着祖国的日渐繁荣，路在通，门在开，人在
涌，潮起潮落，纷繁而至。在无比欣慰的同时，心
底又有了许多隐忧：原生态文化在喧嚣的物质大
潮面前日益萎缩。本土人惊羡潮流的缤纷，放弃

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自信。而外来者也因陌生、
因误解，缺少应有的尊重和敬畏。自然的更替，人
为的破坏，原生态文明已渐行渐远，无迹可寻。

尊重，保护，抢救，挖掘，弘扬！我只能用写作
这种愚笨的方式为我的故土，为故土的山水、精
神和文明发出一声呐喊：别让它们成为化石标
本、远去的烟云！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系，失却
它，再繁茂的枝叶也将枯萎。

记者：守住属于自己的地域，静心地创作，这
在当下是很难得的创作态度。

雨燕：正如我非常喜欢梅子镇的固守。它因
“川盐古道”而繁华，但小镇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
统，在鱼龙混杂中有着超强的自净功能。

在浮躁的当下，写作的确是件十分“愚蠢”的
事情。3年前的冬天，我做了一个决定：离开热闹
的职场，去完成关于古盐道的长篇创作。当时，我
站在政府大楼办公室的窗口，看院子里那些珙桐
和木槿在寒风中簌簌落叶，真有一种“风萧萧兮
易水寒”的悲壮。这意味着我将失去苦心经营的
事业、赖以生存的人际圈子。况且，作品能否达到
预期，对于我这个资质平平的人来说，实属未知。

但我却觉得，我对古盐道和我生长的地域有
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而
是来自于生命本身。利川柏杨，不仅是我生命的
起点，更是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给予我们一家
最宽厚的接纳和最深情的养育。写作，似乎是我
惟一可以用来报答的方式。

我一个人在古盐道上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
程。走山路，遇毒蛇，遭野狗围攻……几乎踏遍了
所有古盐道残存的地方。3年间，不经意我就与
现实隔离了。

抑郁是漫长而痛苦的。最终走出心灵的困顿
不仅是身边亲人同事朋友的关怀，更多的是古盐
道精神的支撑。

世间有很多热闹的地方，但它不属于我。性
格使然，命运使然。无论生命经历怎样的繁华与
喧嚣，最终都得凋零和冷清。能有一方地域让人
坚守，已是万分的幸运。

写作，缘于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感恩
——作家雨燕访谈 □本报记者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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